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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麦家小说的音乐剧《风声》不
久前于上海西岸大剧院上演，凭借颇具
冲击力的舞台视觉、宏大开阔的音乐格
局与豪华强劲的阵容班底，备受沪上文
艺界瞩目。此前，基于麦家原著改编的影
视作品已积累了广泛受众基础，如今，音
乐剧的创作自然也引发行业
关注与市场期待。与此同时，
一个核心疑问也随之产生：
以文学叙事的情节铺陈与悬
念营造见长的《风声》，如何
转化为以音乐和肢体表演为
核心元素的舞台表达？文学
中的情感肌理与叙事技巧如
何转换为生动的舞台叙事线
索，进而建构起舞台化的情
感路径与事件现实？

从文学的纪实感
到舞台的戏剧化提纯

麦家的谍战小说中悬疑
氛围层层递进，惊险事件环
环相扣，发现过程抽丝剥茧，
情节反转出人意料，构建出
一个既真实又充满戏剧张力
的谍战世界。故事中人物被
赋予传奇色彩，智勇双全并
具备超凡的洞察力与行动
力。同时，他们又有着普通人
的情感与人性底色，在宏大
叙事中注入了强烈的人性化
的悲剧意识。传奇与悲剧交
织，加之叙事刻意营造的纪
实感，虚实相生间加深了读
者和观众的心理感受。

从文学、影像转向音乐
剧，需要在保留原著精神的基
础上，找到属于舞台的语汇逻
辑，将文字创造的惊涛骇浪转
化为可听可感的戏剧节奏，将
文字的“悬疑”转化为剧场的
“沉浸”。首先，音乐剧《风声》
在故事内核上向原著回归，
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果断放
弃复原小说细腻复杂的情
节，而对小说核心元素进行
大胆“提纯”与“转化”。作品
充分发挥了音乐剧在封闭空
间、心理博弈、信仰牺牲三大
主题上的表达优势：设计一
个象征性的舞台空间、勾勒核
心的人物情谊、创造强烈的视
听节奏与符号，完成了对原著
故事的高度提纯和戏剧化浓
缩。同时，它舍弃了原著小说
精妙的“罗生门”式多视角叙
事，以及电视剧版铺陈的庞杂
前史与双线情节，采用音乐剧
经典和紧凑的线性叙事，将
焦点凝聚于“裘庄捉鬼”这一
核心密闭情境，使得舞台之
上的戏剧冲突如同被加压一
般，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
紧张感和叙事的集中度。

在关键人物的命运表现
与音乐艺术功能性上，安排
了大段的独唱与二重唱，交
代了剧中人物顾小梦与李宁
玉两人从猜忌试探到深刻理
解，直至以性命相托的情感
历程和心理感应。聚焦并强
化双女主核心关系叙事，烘
托出女性情谊与人物的悲剧
性，人物刻画比文学原著更
为浓烈和集中。音乐剧需要
简化故事和人物的发展线
索，因此，大幅简化了吴志
国、白小年、金生火等其他人
物的背景故事与个人动机表
达，这些人物在剧中更接近
于功能性的角色，以服务于
主线冲突的推进。

从具象场景
到意象空间的舞美建构

音乐剧《风声》在舞台视觉呈现上达
到了国内原创音乐剧的一流水准。主创
团队摒弃了写实主义路径，转而运用极
其现代的多媒体投影与灯光语言，成功
营造出一个既封闭压抑又充满诗
意的美学空间。“裘庄”不再是一
个具体的地理场所，而成为一个
象征命运囚笼与人性试炼场的核
心意象与超现实场景。

它的点睛之处在于将故事“封
闭空间内的心理博弈”这一核心设
定进行了视觉化与实体化处理，使
整个舞台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
令人窒息的“密室”。其倾斜式主
舞台被设计成角度倾斜的地板，
不仅通过不稳定的地面直观传递
出角色步履维艰的状态，暗示局
势的倾斜与内心的失衡，更在视
觉上构建出充满动态张力的画
面，强化了空间叙事的不安定感。

舞台技术与艺术的有效结合
使用，使得墙体与隔断可自动移
动与重组，实现了舞厅、审讯室、
卧室等多重场景的瞬间无缝切
换，不仅保证了戏剧节奏的流畅，
更塑造出一种迷宫般的空间体
验，贴合原著“密室捉鬼”的核心

设定。这使观众切身感受到角色被困的绝
望与“老鬼”近在咫尺却难以捕捉的悬疑氛
围。移动墙体所创造的三折叠屏幕——天
幕、地幕、底幕构成分割多重空间，透视线
条勾勒出3D效果，多媒体投影与实体布景
结合，表现电报密码、风暴来临等场景更进
一步将“监视与被监视”的主题具象化，视
觉化地呈现出每个人既是猎手也是猎物的
复杂处境。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剧中
“鸿门宴”一场，由众多红色
花卉扇阵构成的视觉主体，
配合灯光与演员群舞的调
度，将表面的歌舞升平与内
里的刀光剑影展现得淋漓尽
致。这种写意、象征的手法，
赋予舞台高级的电影质感和
丰富的解读空间，充分展示
了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从
视觉层面而言，《风声》无疑
是一场盛宴，将抽象的内核
转化为可观可感的舞台力
量，让观众获得生理与心理
的双重沉浸。

音乐叙事的
本体性表达

音乐剧《风声》以声景叙
事，用歌舞咏志。大量运用不
协和和弦、急促的弦乐断奏、
持续的低音嗡鸣以及模拟电
报码的打击乐，形成了独特
的戏剧音乐风格。在现场乐
队的精准演绎下，在听觉层
面持续构筑出一个危机四
伏、令人心神不宁的声场幻
境。而剧中那些倾泻而出的
咏叹与宣叙，不仅是旋律，更
是灵魂的告白——李宁玉与
顾小梦的《知己》，超越姐妹
情谊，成为绝境中精神同盟
的宣誓；一曲《万箭穿心》，则
以破碎撕裂的音乐线条，将
理性崩塌的瞬间具象为听觉
的悲剧情境。

音乐剧《风声》用音乐本
体性表达，串联起在至暗时
刻人何以能为追求未来的光
明，赌上已知的全部人生的
生命之问。被囚禁的身体、理
想与信仰、具象的人物故事
在抽象的一波波声浪中，涌
入观众的听觉之中。声音响
起，生命在场，台上故事落
幕，台下山河已新。风声不
息，信仰便永如壮歌，在新的
时代，再次被唱响。
《风声》从文学文本成功

转化为音乐剧文本，但仍有
需要提升的地方。如音乐叙
事与戏剧结构之间存在专业
连接上的缝隙，反派人物肥
原龙川一曲思念亡妻的《魂
归兮》，旋律动人，但其出现
略显突兀。由于前期缺乏足
够的情节铺垫与心理刻画，
这段重要的独唱非但未能令
人物变得丰满复杂，反而因
动机的仓促而削弱了其本该
具有的悲剧张力，与紧凑的
“捉鬼”主线产生了疏离感。
其次，部分充满戏剧张力的
对峙唱段，歌词铺排得过于
密集造成信息过载，演员在
较高的音域和激烈的情绪
中，不得不以极快的语速演
唱，观众既要紧跟字幕，又要
欣赏舞台表演，视觉与听觉
被迫“双线作战”，疲于奔命，
弱化了接受度。叙事节奏被
打乱，自然情感共鸣和音乐
审美便受到一定的损失。音
乐剧的旋律和节奏，以及优
美的歌曲，都是戏剧高级功

能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推动音乐剧剧情
发展的核心脉络，也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延
展与情节推进之道。文学戏剧化与戏剧音
乐化，这种双向奔赴会成为艺术创作的常
态，而戏剧音乐化并非一味让戏剧为音乐
“让路”，而是需要两者有机组合。这也是音
乐剧《风声》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含音
乐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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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
《疯狂动物城2》
何以撩拨人心

龚金平

迪士尼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
2》在中国市场掀起观影热潮，多项
数据打破纪录，成为2025年最火
爆的动画电影之一。在近期持续低
迷的电影市场环境中，这一成绩无
疑令人振奋。

在票房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
不少观众也暗自疑惑：该片的制作
水准固然精良，但剧情走向难逃俗
套，部分桥段的逻辑衔接略显生
硬、难以自洽，若干人物的塑造也
稍显仓促潦草。

那么，《疯狂动物城2》为何能
在相对冷清的档期里一枝独秀？更
进一步说，大量成年观众在为影片
喝彩时，他们感动的点在哪里？同
时，该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一骑
绝尘”，对中国动画片创作有哪些
启示？

正邪交锋背后的
现实影射

《疯狂动物城2》中，朱迪与尼
克成为警队新秀，两人联手阻止林
雪猁家族对湿地市场的侵占，并揭
发了该家族昔日欺世盗名的丑闻。
这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常规故
事，过程与结局未见太多的新意。而
且，片中一些情节的逻辑自洽性有
待商榷。例如，马市长在朱迪的言语
刺激下，突然转变立场，从林雪猁家
族的走狗变为“讨逆”急先锋，这一
转折显得颇为突兀；牛局长此前一
直将朱迪与尼克视为通缉要犯，却
在关键时刻毫无过渡地摒弃前嫌，
转而成为朱迪的助力，这种处理方
式亦难以令人信服。

尤其在朱迪与尼克的探案途
中，他们几乎毫无阻力地获得了众
多角色的协助，如狸宝、荷苏蜥、岩
羊，以及前作中已建立情感联结的
闪电、大先生等。这些角色在主角
陷入困境时适时登场，如同接力般
推动剧情前行，带有明显的“爽剧”
叙事特质——优先追求情节推进
的丝滑顺畅，却在部分人物行为逻
辑的合理性、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上
有所欠缺。
《疯狂动物城2》在剧作层面可

能难称亮眼，但它必然在某个层面
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否则难以
解释它能收获如此广泛的赞誉。

影片虽未直接针砭现实，却丝
丝入扣地融入了普通人的职场境
遇和感受。朱迪与尼克出身平凡，
既无背景和资源，也无突出才华，
偏偏身边强手环绕，他们时刻被无
形的压力笼罩着。在他们看来，或
许唯有凭借“疯狂内卷”，才可能占
得一线先机。因此，牛局长分配任
务时，两人虽并未被列入名单，却
仍抢先一步主动赶赴现场展开调
查。两人高涨的工作热情背后，藏
着的正是“打工人”的卑微与倔强，
易引发观众的代入感。

影片还通过阶层叙事，揭露了
社会运行中的部分潜规则。像林雪
猁家族这样的权贵势力，不仅负责
制定社会资源分配的方案，还能公
然霸占他人的劳动成果。更可怕的
是，这种家族也能操纵舆论，在美
化自我道德形象的同时，将个人私
欲以社会福祉的名义包装成光鲜
亮丽的民生项目。这样的刻画颇具
现实隐喻性。

此外，影片中的爬行动物受制
于公众的刻板印象与媒体的污名
化宣传，被贴上了“邪恶”“阴险”的
标签，遭到制度性的排斥与隔绝，
被迫栖居于远离主流社会的湿地
市场。这一设定直指“社会偏见与
群体歧视”的普遍议题，多少是在
为某些无法被看见、不会被听见的
族群发声。这让影片的现实关照更

添一层深度。
因此，《疯狂动物城2》虽然讲

述的是一群小人物、边缘人与“异
类”的逆袭，但朱迪与尼克的英雄
征程，并非对“美国梦”的乐观诠
释，而是面对社会不公发出的冷笑
与痛斥。当观众从影片中洞察了现
实的痼疾，就能与朱迪、尼克等角
色产生深度共情，并因此包容影片
中那些逻辑的疏漏与人物刻画的
粗糙。

成长中的
意识形态指向

朱迪与尼克堪称患难之交，两
人曾并肩作战、书写传奇，本应是
默契无间的完美搭档。然而，迥异
的成长轨迹，早已在他们心中埋下
了观念分歧的种子。朱迪自幼便因
出身与体型遭受欺凌与轻视，这份
创伤让她格外渴望通过证明自我
打破偏见。这是一种源于深层自卑
的心理防御机制，最终催生出强烈
的求胜心。反观尼克，他的精神创
伤来自童年的颠沛流离，加之从小
混迹街头，养成了一种“满不在乎”
的散漫与松弛，这也是一种自我保
护：唯有对事事保持疏离，才不至
于在投入过多情感与期待后，再度
陷入失望。

不同的成长经历，造就了朱迪
与尼克迥异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
向。具体到办案过程中，朱迪渴望
侦破每一起案件，让世界变得更
美好；尼克则倾向于接受现实，认
为世界有其固有的运行逻辑，难
以凭一己之力扭转。正是这种根
本性的观念差异，导致两人之间
渐生裂隙。

在经历了现实的冲击与观念
碰撞后，朱迪与尼克终于完成了各
自的反思与成长。尼克卸下了“无
所谓”的伪装，坦言自己在乎的是
朱迪本身，而非两人是否处处一
致；朱迪也逐渐挣脱了“证明自我”
的执念，明白他们是彼此不可或缺
的支撑。最终，尼克点出了两人和
解的核心：人与人在承认差异的前
提下，可以有更多对话、更多理解，
并实现团结互助。

由此看来，影片完成了对美国
文化中坚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
拨。朱迪起初渴望成为那个拯救世
界的孤胆英雄，而牛局长、尼克与
盖瑞等则提出了另一种视角：世界

并不会因单个人的力量或单一事
件的成败而轻易改变；真正能推动
世界向前的，或许是众人团结一
致、坚持不懈的奋斗。

林雪猁家族中的小人物宝伯
特的心路历程与朱迪存在互文关
系，他在家族中被长期忽视，因而
渴望以非凡成就赢得家人尊重。宝
伯特承认自己不愿落后于人，更不
甘于平庸，害怕在一个“优秀”的集
体中因与众不同而被排斥。与之类
似，朱迪为了被警队接纳，不得不
努力与他人趋同，而非保持独特。
这实际上警示了朱迪：一味追求个
人成功，不仅会导致视野的狭隘与
内心的偏执，还会因追随统一的标
准而失去个性和内心尺度。

影片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
价值主张：承认自己与他人的不
同，鼓励社会在多元共存的基础
上，实现彼此的理解、连结与接纳，
最终构建一个既包容差异又和谐
共处的共同体。

至此，我们得以破解影片的深
层叙事密码：在正义战胜邪恶的显
性主线之外，还暗藏着另一条脉
络，即朱迪如何从信奉个人英雄主
义，到逐渐认清并坚守自我个性，
并对世界和他人变得平和宽容。这
条暗线被精心编织于主线情节之
中，主线的每一次起伏与转折，都
在无声地触动并重塑着朱迪的认
知与心境。这使得影片的价值内核
变得厚重。

明线与暗线交织的
创作路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动画电影
的创作目标都较为单纯，专注于趣
味性与道德教化。这很大程度上源
于动画电影主要面向少年儿童的
受众定位，旨在充分释放其高度假
定性的艺术特质，满足观众对奇幻
夸张世界的想象，并为此有意与现
实社会保持距离。

近年，随着动画电影逐渐转向
“老少皆宜”的路线，为兼顾成年观
众的观赏体验，许多作品中开始渗
透现实人生的困境与焦虑。以中国
动画电影为例，1999年的《宝莲灯》
仍构建了一个完整自足的神话世
界，其核心人物与情节主要取材于
《西游记》，与现实社会并无对应关
系。到了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尽
管角色同样源自《西游记》，却进行
了颠覆性的改编。片中的孙悟空以
“失意而困顿的中年人”形象出场，
意外地带有人间烟火气。这个孙悟
空曾拥有辉煌的过去，却在中年时
跌入人生低谷，显得颓丧而消极，
需要找到重新出发的勇气。

或许是受到《大圣归来》的启
发，此后中国动画电影开始有意无
意地拓展与现实对话的空间。无论
是《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对
家庭教育问题的审视，还是《哪吒
之魔童闹海》（2025年）对“全员考
编”现象的调侃，都让观众在会心
一笑之余，品出一丝现实的苦涩。
还有《浪浪山小妖怪》（2025年）中
“草根取经团”寻找自我的西行之
旅上，各个山头的势力集团垄断了
所有上升通道，普通人要么依附权
贵，要么沦为社会的边角料……可
见，这些影片都在延续同一条创作
路径：儿童看到的是一个熟悉而充
满趣味的故事，成年观众则能从中
品出现实暗讽，并引发对自身处境
的洞悉与思考。

对于那些并不深谙美国政治
语境的中国观众来说，《疯狂动物
城》（2016年）的成就，并不在于其
涉及种族平等、多元共存等社会议
题，而在于朱迪作为一个小镇青年
闯荡大城市、在偏见与职场压力下
突破重围的励志叙事。这种对“平
凡人逆袭”的细腻刻画，更能跨越
文化隔阂引发共鸣。由此不难理
解，《疯狂动物城2》或许在情节设
计上未能摆脱套路化的窠臼，但它
的市场成功是显然的，这成功离不
开它所奉行的创作路径：明线维持
了合家欢动画的趣味性与流畅感，
暗线则散落着具有现实指向性的
影射，并嵌入了关于自我成长与价
值认同的心路历程。这种创作思路
不仅能提升观众的观影愉悦，更能
深化影片的思想内涵，还契合了当
代观众对自我身份与价值实现的
普遍关切。这也许会成为动画电影
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当然，这种明线暗线交织的创
作路径，虽然可以对少年儿童和成
年观众进行精准投喂，却并非没有
艺术风险。如果有些动画电影过分
迷恋并陶醉于现实影射的表达，忽
略了人物塑造的饱满、情节推进的
合理，那些打动观众的情感触动与
现实思考就会显得刻意而浮泛。这
也再度印证了电影创作的本质：电
影首先需要扎实的叙事和人物塑
造，其情感流露和主题表达才能水
到渠成；若本末倒置，再精巧的隐
喻与现实指涉都只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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